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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柯岩，当代著名诗人、作家。1949 年开始专业创作，已出版著作

50 余部。主要有：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

《春天的消息》；报告文学集《奇异的书简》《一个诗人眼里的宋庆

龄》《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

《他乡明月》《红蜻蜓》等。其作品在艺术上刻意求精，既豪放壮阔，

又清新明丽，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受广大读者

欢迎，多次获得全国性大奖，多部作品被译为英、法、德、俄、日及

西班牙等文字。 

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主席团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

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委员会全委等。曾

多次被选为全国少儿先进工作者、全国青年思想教育先进工作者、妇

女先进工作者。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他乡明月 

天堂在哪里？ 

有人说是美国 

为那个扑朔迷离的梦幻世界 

十年来多少中国青年背井离乡 

故国万里 

大洋阻隔 

传来的信息也是扑朔迷离的 

他们“洋插队”的生活情况 

究竟如何呢？„„ 

  



一 

“喂，想到美国去吗？” 

一天傍晚，朵拉突然问紫薇，声音不大，力度却很强，就像从重

重阴霾中突然挣扎出一声闷雷似的。 

可今天，明明是个大晴天呀。 

这是一个晚霞十分璀璨的傍晚，朵拉和紫薇两个人正百无聊赖地

躺在单身宿舍的窄床上，紫薇正呆呆地看着天际变幻的彩云。 

这是省歌舞团大院里的一间集体宿舍，错错落落地放着四张床，

房间并不大，可女孩子们住着，不知怎么就显出那么一份儿玲珑和温

馨来。 

另两张床的主人不知干什么去了，宿舍里就她们两个人。 

“喂，问你呢？想不想上美国？”朵拉身子不动，声音却提高了

几度。 

“扯!”紫薇也不动，懒懒地斥打朵拉说。 

紫薇和朵拉是最好的朋友，一起考进歌舞团，一直住在一个宿舍。

两人同岁，朵拉只比紫薇大一个月。可紫薇却比朵拉沉稳。朵拉呢？

用紫薇的话说，就是不知怎么一个整天着三不着两的疯丫头。 

“才不是扯呢，就说去不去吧？”朵拉这次却胸有成竹地问，声

音仍然很低，却有着那么一股不容置疑的执拗劲儿。 

她也静静地躺在床上，只不过是背对着窗户，她不想看那色彩绚

丽的晚霞。本来么，她还这么年轻，却没有了前途。一切美好的事物

似乎都与她无缘，眼前灰蒙蒙的一片，情绪正处在最低潮。 

“你派我去？”紫薇讥讽地问。 

“就算我能派你，老狼那关你也通不过呀。” 

“这不结了。”紫薇仍懒懒地说。半晌，又恨恨地加上一句，“怎

么还不死!” 

朵拉扑哧笑道：“快了。” 



紫薇一骨碌从铺上翻身坐起说：“真的？长癌了？” 

“做梦吧!人家营养那么好，一切都称心如意，心宽体胖，长的

哪门子癌呀？” 

“这不结了。”紫薇咕咚一声重重地又躺了回去。 

“这不结了”是紫薇的口头禅，脆生生的普通话，带那么一点轻

柔的乡音，多半用在失望、绝望或者根本不该希望的事物面前。 

“不结，”没想到朵拉又说，“咱不会气气她，气死她。”“她

气死你吧!” 

“不，咱气死她，咱们到美国去，她非气死不可。” 

“那倒是。可惜咱——去不了。” 

“去得了，只要你愿意。” 

紫薇诧异地看着自己的朋友，两只眼睛慢慢张大。她了解朵拉，

别看她老骂朵拉着三不着两，可她心里明白朵拉是一个头脑灵活，想

象力丰富，充满幻想的女孩子，而且又十分执拗，一旦她打定了什么

主意，九头牛也拉她不转。这次看来，她又有了什么主意，于是紫薇

顺着她说： 

“就算我愿意吧。” 

“就算不行，得下决心。这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紫薇的眼睛越张越大，看了朵拉半晌。只见朵拉虽然面无表情，

神态却十分严肃，不由得就从自己床上爬起来，坐到了朵拉身边。 

朵拉也慢慢从床上坐起身来。 

两个好朋友默默无语地对视着，直到双方都从对方的眸子里清楚

地看到自己。 

紫薇明白朵拉这次确实是有了什么主意，于是说：“我听你的。” 

朵拉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斩钉截铁地说：“嫁人。”“又

扯，”紫薇禁不住噗的一声笑起来了，“嫁谁呀？你!”“不是我，

是你。” 



“我？”紫薇又怔了一下，忍不住又笑了，“我嫁人，跟你上美

国有什么关系？” 

“当然有关系啦，你先走一步，嫁个——美国人。” 

“你疯了？”紫薇禁不住惊叫了起来。 

“就说你干不干吧？” 

紫薇以为朵拉又胡说八道呢，就想重躺回自己床上去，没想到还

没容她站起身来，朵拉就一把拉住她。朵拉的手凉冰冰地，看样子不

像开玩笑，可这事儿实在荒唐，就半斥打半开玩笑地说：“那你为什

么自己不嫁，你不是还——比我大么？你又没有——” 

“我不行，”朵拉不耐烦地打断紫薇，缓了一口气，又说，“那

是——我表哥。” 

紫薇这回可是完完全全地怔住了。 

“愿不愿意吧？”半晌，朵拉又说。 

“你表哥——在美国？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 

“这会儿说也不晚呀，他下礼拜就回来，回来——找对象。上个

月刚给我妈来的信。” 

“真的？”紫薇喃喃地说，恍恍惚惚记起朵拉是有这么个海外关

系来的。她舅舅从小就漂洋过海，她有几个 A、B、C 的 Cousins。

过去，两人一块儿填表时也不是没看见过，只是因为朵拉家不是个爱

攀海外关系的家庭，朵拉从不提起，又与自己无关，过眼就忘了。没

想到原来与自己八竿子打不着的事，现在——现在竟以这样一种方式

提到了自己面前，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气。 

“想想吧，还有一个礼拜呢，我知道这事儿对你——很难，所以

我也考虑再三„„”看见朋友的脸色慢慢泛白，朵拉用手轻轻环着紫

薇的肩，温存的，但口气仍十分坚决地说：“我表哥岁数是大了点，

三十五啦!听说长得也不怎么样。可是——这总是一条出路。要不，

就只好死在老狼手心里。你再想想吧，这死老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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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老狼。”紫薇仍怔怔地，只本能地吐出这几个字。紫薇就是

这么个女孩子：一急一气，一遇大事，脑袋就发木，不但想不出主意

甚至也没词儿。 

这天晚上，紫薇翻来覆去地睡不着。紫薇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

工人，她是从外地考进省城来的。这种事很难在信上说清楚，何况，

她猜得到，父母决不会同意，他们本分了一辈子，盼的就是平平安安，

团团圆圆地过日子，紫薇考进歌舞团，一天唱唱跳跳不干活儿，还说

唱唱跳跳就是工作，他们已经很不习惯了。偏偏团领导又说紫薇的本

名儿黑妮太土，让她改名儿，他们心里更是老大的不痛快。可无论他

们怎么摇头咂嘴也没用，胳膊还能拧过大腿去，人顶不住潮流„„ 

刚考进来的一帮女孩子兴高采烈地给自己起艺名，抱着本明星词

典作参考，一时花红柳绿，风花雪月，天上人间，海鸥孤雁地闹了个

花团锦簇。只有朵拉不改，朵拉的父亲是搞音乐的，几个孩子都用音

符起名：朵拉、米拉、索拉，又好听，又别致，洋气着呢。 

紫薇的名字是朵拉的爸爸帮着起的。紫薇人长得漂亮，大眼睛、

双眼皮儿，尖尖的下巴颏，一笑俩酒窝，人又腼腆娇柔，真是花朵儿

一般。真该起个花朵般的名字，可什么梅梅呀，瑰瑰呀，梦芝呀，兰

蔷呀，全叫俗了。正巧黑妮儿双颊红艳艳的，有点黑里俏，就叫紫薇

吧，大家都说这名儿好，脱俗又俏丽，正配她这个人。 

爸爸妈妈原不乐意来的，说拗口，什么紫薇紫薇的，一叫走了音，

还不成了“刺猬”？哪儿有大姑娘家家的，叫这个？可将在外君命有

所不受，何况紫薇进了文化圈，爸爸妈妈没什么文化，说什么也就不

打紧了。可现在，要远嫁异国他乡，跟的又是个素昧平生的主儿。这

种异想天开的事，吓也能把他们吓死。不，当然没法儿跟他们商量。 

紫薇平日的主心骨就是朵拉。 

这事儿，是朵拉提出来的，她还说又经过再三考虑。那么，自然

是打定了主意了。 

再问她，不也是白问么？ 



看来这回，大主意是得自己拿了。 

其实，现在使紫薇翻来覆去，辗转反侧，柔肠寸断，死也下不了

决心，也就是朵拉说她“很难”的，是因为紫薇正在恋爱。 

那就干脆一口回绝得了。 

偏偏紫薇现在又十分不顺，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 

紫薇从小就招人儿，从上初中就长尾巴。班上的男同学断不了问

她借个纸啊、笔啊，问个作业、习题什么的。就是上学放学，也是前

边有开道的，后边有保镖的，小小的县城里，是出了名的俊闺女，弄

得妈妈整天提心吊胆，上了高中，还天天逼着爸爸接送。为这，两口

子没短了干仗。 

爸爸是工厂的车间主任，每天忙得不可开交。送紫薇得绕上一段

路，虽说县城不大，可来回少说也得多费一个钟头。 

“就你事儿多，你看人家谁这么大的孩子还要人送？”爸爸常气

急败坏地嚷。 

“谁家的孩子像你闺女这么俊，这么招人儿？”妈妈也每每这么

脸红脖子粗地叫唤。只是叫唤时心里滋润润地，脸上红喷喷地，透出

那么一股得意劲儿。 

紫薇为这，也站在爸爸一边跟妈妈吵：“人家同学都笑话。你要

再让爸爸送，我就不上学了。”哭过、闹过，也真罢过学，甚至老师

为这还家访过。终究，谁也没拗过妈妈，就这么着，一直到高二。 

突然，一阵旋风刮过县城，省歌舞团来县里招考演员。 

紫薇的条件并不特别好，声音一般，身个儿也矮了一点，刚刚一

米六十。考生中比她强的有的是，可谁也没她招人儿。从她一进考场，

所有主考人员都觉得眼前一亮，不经不由地问话的声音就柔和了下来： 

“识谱吗？” 

“不识。”紫薇手绕着辫梢，脸渐渐地红了起来。 

红得那么可爱，那么可人疼。 

“会唱歌吗？” 



“会。” 

“自选一首吧，要伴奏吗？” 

“什么？” 

“哦，唱吧，唱吧，随便唱一个吧。” 

歌儿唱了，实在不能说好，嗓子倒是甜甜的。 

“会跳舞吧？” 

“会扭秧歌。”秧歌倒是扭得不错。 

考官们交换了一下眼色： 

“还会什么？” 

“会跳迪斯科。”紫薇忸怩了一下，不知该不该说。 

音乐立即响了起来，倒吓了她一跳。跟着音乐跳了一段，也只能

说还可以吧。小县城里，没经过正规训练，不够奔放，也少了那么点

味道。加上一扭开身胯，主考们久经历练的眼睛一下就看出身体条件

不够好：腿短了那么一丢丢，腰肢呢，又长了那么一丁点儿。 

要是别人，也就该到此为止了，可不知怎么，主考们又交换了一

下眼色，还不肯放弃。 

“做个小品吧。” 

“什么？” 

待得主考们把什么叫小品讲解明白时，紫薇略一沉吟，就做了个

“放学途中”。 

演的是：放学时，自己不等爸爸来接，偷偷回家。正走得自由自

在呢，不想两个男孩子追了上来搭讪，自己又羞又怕，正躲躲闪闪，

惊惶失措呢，等在巷口的妈妈闻声跑了过来，赶跑了男孩子。紫薇大

喘一口气，一边听着妈妈絮絮叨叨的数落，一边撒娇撤痴地耍赖„„ 

因为反映的是日常生活体会，又恰合紫薇的性格年龄，演来不但

生动自然，又娇娇怯怯，活脱脱一个宠坏了的小家爱女形象。那么质

朴，那么娇憨，一股情窦初开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直看得一个个考

官都爱惜起来，不由自主地就打高了印象分。 



这么着，她的总分还是偏低。最后终审时，大家都觉着为难：收

吧，明摆着有比她条件好的；放弃吧，又觉得心里过不去。两难之间，

还是“老狼”拍了板： 

“收了吧，这么独特的气质!实在唱不出来，跳不出来„„就报

幕。准能和观众打成一片。” 

还真叫“老狼”给说中了。一到省城，一经专业训练，那些条件

好的就像上足了肥的小苗似的，嗖嗖地往上蹿。歌队的，舞队的，虽

说也犹疑了一阵，最终都没挑上紫薇。 

紫薇就这么当上了专业报幕员。 

还果然，大受观众欢迎。 

给她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 

毫不夸张地说，恐怕任何一个专业歌舞团的报幕员都没像紫薇收

到过这么多的观众来信。一般情况，演出团体里，收到观众来信最多

的不是女主角，就是男主角，要看那个剧团男女主角的魅力谁大过谁

了。排下去的就是独唱、独舞、独奏、领唱„„实在好的报幕员，接

长不短的收到观众来信的也有，可像紫薇这样经常、大量、甚至压过

男女主角的，简直是破了纪录。全团惊诧不说，就有那拍马屁的，上

赶着对“老狼”跷大拇指说： 

“真有你的!” 

“没想到——” 

“好眼力„„” 

每逢这时，“老狼”心里得意非凡，但总是那么矜持的一笑说：

“差不离吧!” 

要不怎么是“老狼”呢？ 

这些信，开头紫薇还细细地看。遇到那些热情奔放或是措辞典雅

的还反复地看，细细地领略被人赞美的情趣。但渐渐地，这些信几乎

无一例外地都转成了求爱信。在述说爱慕之心时几乎无一例外地描述

她的美貌、温柔，却几乎没有一个提到才能或才气。这使紫薇极为失



望，失望而愤怒。因为，从到歌舞团后，像所有的新手一样，她也很

快地懂得了：在这样专业性极强的团体里，人们看重的是才能。是的，

才能。 

成就是令人艳羡的，但艳羡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妒忌，因此见仁见

智，说是机遇的有，说领导偏爱的有，说是手段的有，说是钻营的

有„„总之，人言啧啧。而才能，却几乎总能得到一致公认。即使有

人当面不承认，也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如果有才能自己又不清

高怪癖，没什么大毛病的人，不被承认就更容易唤起一般人的同情心，

抱不平甚至娇纵，走到哪儿都是一呼百应，前呼后拥，一窝蜂„„ 

偏偏紫薇从小前呼后拥惯了，到这儿觉得不拔尖，心里难免常常

有一种落寞之感。好在她的优势是美丽，而在一个大多数都是青春年

少，又整天演着谈情说爱节目的文艺团体中，美丽也自有它的天地。

于是，紫薇就把功夫愈加下在了自己的优势方面，天生丽质再加上艺

术冶炼，紫薇就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得出众，美得惊人，美得令人心战

目眩。于是，在才能的圈子之外，又出现了这么一个以美丽为中心的

圈子，追求紫薇的男孩子真是如过江之鲫，排着队的献殷勤。这中间，

有才能的固然不少，风流倜傥的，更是大有人在。歌舞团的，个个儿

都是经过千挑万选的，漂亮自然不在话下。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缘，紫薇也许就在这耳鬓厮磨的圈子里，

挑到自己的白马王子，像团里其他的女孩子一样，双双对对，在团里

安身立命成家立业，也就没这许多故事了。 

偏偏人世间往往阴错阳差，多的就是机缘。 

一个星期天，没有演出，又刚刚发薪。省里有家的女孩子都回家

去了，外地的伙伴不是去探亲访友，就是结伴上街逛商场去了。紫薇

推说写信，紧闭房门打发掉几个约她看电影、散步、买书„„的男孩

子之后，本想安安静静琢磨琢磨报幕词，不断丰富与完善自己的舞台

形象。可一个接一个的电话，一串连一串的敲门声，实在扰得她不得

安宁。 



紫薇一跺脚，高举着匆匆草就的家信，心烦意乱却又不得不满面

笑容地几乎像突围一样冲出包围圈之后，干脆一溜小跑上了城外。 

她十分后悔不该拒绝朵拉的邀请，和她一起回家。朵拉从来是她

的保护神，她的家也是她的避风港。和她一起，到了她家，就像小时

候躲进那小小县城里自己那小小的小院一样。 

她是真想家了。 

她在城外那条小河边流连忘返。偌大一个省城，就只有这条小河

像她的家乡，清清的河水，远远的村落，是那样引发她的乡思，触动

她的乡情。沿着小河漫步，或者把脚伸进小河，让河水轻轻从脚上流

过，一种小时候跟爸爸柳下垂钓，和妈妈赤脚涉水石板上洗衣的温馨

就会重上心头，眼泪不知不觉地流下来。痛痛快快地淌过一阵眼泪之

后，一切乱七八糟的念头就会消失，坏情绪就会过去，浑身就有一种

说不出的熨帖，心里不知为什么就会慢慢沉静，重又快活起来„„ 

用朵拉的话说，就是“阴转晴”。 

可是今天，不知怎么，心里老是乱糟糟的，就跟长了草似的发烦。

紫薇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最后干脆脱了鞋袜，走到了小河中间。 

小河的水凉沁沁地流淌，紫薇惊奇地发现：小鱼原来并不怕人，

排着队在她脚边追逐；水草原来这样轻柔，飘来飘去地把她缠绕。紫

薇轻盈地躲着，充满喜悦地叫着，心里虽然“阴转晴”了，可不经意

间，天气却大晴转阴了。 

夏天的脸，说变就变，好好的天，霎时阴云密布，一时间竟哗啦

啦落下雨来。 

紫薇惊呼了一声，上岸穿鞋着袜，还没等移步，一件白纱的连衣

裙已经打得精湿。紫薇痛惜新衣，沮丧地拔腿就跑，跑着跑着，忽然

雨又骤然停了。 

“这该死的怪雨!”紫薇骂道。抬起头来，雨在眼前密稠稠地织

成了雨帘；仰脸看时，头上却是一把天青色的雨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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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薇慌乱乱地，一直没停住脚步。那顶小伞，就在她头上跟着她

跑。 

紫薇傻了，蓦地止步转身，却一下撞进一个人怀里。那人个儿高，

紫薇的头顶直撞到他的下巴颏上。 

“呀!”两人同时叫出声来，“对不起!” 

紫薇的脸一下子红了起来。抬头看时，竟是一个不相识的青年。 

紫薇到底在团里和男孩子厮混惯了，见那男孩子的脸红得发紫，

就把“你干吗给我打伞”之类的话留在了嘴里，转口说道：“谢谢

你。” 

那男孩一迭连声地说着：“不用谢„„”那把伞却一直伸在紫薇

头上，自己在伞外干淋着。“看你——都湿透了，还不快到伞里来。”

紫薇不禁笑了起来。那男孩子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你怎么看见我——” 

“我原没看见。” 

“哦？”紫薇很奇怪，竟还有看不见她的。 

“我在那边树下看书，”男孩子说，“要考试了，后来下雨了

—”—“你是——大学生？” 

“理工学院的。” 

“你——认识我吗？” 

“不。” 

“哦？——我叫紫薇。” 

“我叫周峻。” 

两人就这么认识了。 

认识了周峻之后，紫薇才知道：原来省城里真有不认识她紫薇的。 

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文艺圈子里的女孩子第一次接触到另一片

天地。随着和周峻的交往，紫薇慢慢看到：那里，也许缺少舞台的辉

煌，但那里才是一片更坚实的土地。更辽阔、更质朴、更少变幻，也

更接近她从小习惯的生活。 



周峻是学化工的，他常常让她想起父亲的车间。只是周峻的父亲

是个新闻记者，他经过许多事儿，读过许多书，知道常使紫薇奇怪的

“不知怎么知道那么多事儿”。 

和周峻谈话，永远不用找话题，也永远没有她习以为常的陈词滥

调。每次约会回来，紫薇都觉得新鲜的问题装满了一肚子，得消化好

几天，必要时，还得翻翻书。 

周峻看过团里的演出后，却半天没说话。在紫薇一再地追问下，

才缓缓地说： 

“太时髦了。” 

“时髦不好吗？”紫薇惊诧道。 

“不好。时髦从来是一种肤浅„„” 

“哼!我们的独唱、独舞都在全国得过奖。” 

“得奖的东西并不一定深刻。” 

“是专家权威评出来的!” 

“专家、权威也不见得不得流行病。何况，现在风气不正，评委

会并不见得都是真正的权威„„” 

开头，紫薇还以为他不懂艺术，可越来越觉得他有道理。是他，

最早说出：“你看看你们的观众，除了无知的青年，就是小市民、倒

爷„„整个儿地一个低层次。浅薄、无聊，简直是在毁演员。越迎合

这些观众，毁得就越快„„” 

后来，果然，报刊上渐渐地就有了争议。 

他们的观众面确实很窄。几百万人的省城，一台节目却很难连续

表演五场以上。因此，不断地排，不断地更新，全团累得人仰马翻，

还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能保留下来的很少很少，不知为

什么就那么难„„ 

“为什么？”周峻说：“因为层次低，因为脱离生活，脱离群

众„„自然就不会有生命力。” 



他说：“我记得少年时代，也就是刚粉碎‘四人帮’不久吧，爸

爸带我去看了一场歌舞，你们团的民歌一下子就把我征服了。那么优

美，那么健康又那么亲切，从耳朵里一直灌进心里。古人说绕梁三日，

可我简直是神魂颠倒了不知多少天!《春江花月夜》的瑰丽，《孔雀

舞》的辉煌，不但当时使我目眩神迷，直到现在，什么时候想起来，

什么时候还陶醉„„这，才叫做艺术，可你们现在，唉——” 

他不往下说了，可每次演出他顶多看一次，是坚决不看第二次的。 

看这一次，还用说么？还全是为了紫薇。 

对紫薇的报幕，他从不加评论。在他们极熟了，她一再追问下，

他才说： 

“不是吹捧你，除了朵拉，你的报幕是你们团最拿得出手的。你

质朴、清新、亲切，在那一片眼花缭乱中，只有你，像一朵田野里初

开的小花，带着露水，沐着阳光„„不过，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那我可就说了。青春的魅力是可以打动人的，但却不能持久。要真正

持久并永葆青春，征服人心，就得是艺术。真正的艺术：深刻、独特、

有创造、有才气„„而你，别生气啊，却老是在重复——你自己。” 

说不生气是假的。但紫薇细细回想之后，不禁惊慌起来。可不是

么？她的报幕词都是创作人员写好了的，虽然每台节目不同，报幕词

都有变化，但变来变去，仍然大同小异。本来嘛，节目本身就缺少创

造力，只是一味地赶时髦，报幕员能变出什么花样？用周峻的话说，

她现在完全是在拼本钱，用她自己的青春、美丽在给报幕词倾注生命。

但青春能有几何？慢慢地就失去了新鲜；就连美丽，也是会随着青春

消逝而慢慢衰退的啊! 

说也奇怪，那么多人追紫薇，捧着她，哄着她，把她当女皇样供

奉，一直让她相信自己是最美的，最好的，青春常在的——她虽然也

因此而骄傲过，自豪过，晕晕糊糊地忘乎所以地狂喜过，但却从未堕

入过爱河。偏偏来了这么个周峻，不是褒贬他们团，就是褒贬她，很

少说她好话，还老挑她的短儿，弄得她气过、哭过、伤心过，心里常



是慌慌地，觉得自己真得努力。越觉得自己不行，就越要找他，追着

他拿主意，一来二去地，还就离不开他了。一天不见他，好像就少了

点什么，三两天不见他就有点六神无主。一次，周峻去工厂实习，一

个月没见，紫薇只觉得整天恹恹地，干什么都打不起精神，只是天天

盼他的信。等再见面时才觉得心也安了，神也定了，手和腿又慢慢地

注进了力气，又能活蹦乱跳，小脑袋爱娇地昂得高高的了„„ 

“我爱上他了，真是爱上他了。”紫薇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 

“我爱上他了？我是爱上他了么？”紫薇也不止一次地问朵拉。 

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朵拉却不摇头也不点头，只是脸儿红红地

拉着朋友的手陪她一起哭一起笑，说： 

“哎呀!这得问你自己呀，你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呢？你再使劲儿

往深处体会体会，要不，你再给我说说感受„„” 

有什么办法呢？朵拉就是没谈过恋爱嘛! 

于是紫薇就这么风一阵、雨一阵地飘摇，一会儿斩钉截铁地对自

己说： 

“我爱上他了，我就是爱上他了。” 

一会儿又用朋友凉凉的手冰着自己滚烫的面颊： 

“我是爱上他了么？你说，说呀!是呢？还是不是？” 

其实爱上他是不奇怪的，周峻知识面宽，内涵丰富，虽说没有歌

舞团的小伙子风流潇洒，可他个子高高的，肩膀宽宽的，人又沉稳、

果决，满有男子汉的气概，用时新的话说就是： 

“很气质!” 

“够派!” 

那么他为什么会爱上紫薇的呢？ 

她问过他，不止一次地问过。 

他却说不上来。平常分析个什么事儿，有条有理，层次分明；议

论起个什么，头头是道，滔滔不绝。可只要一问到这儿，他就立即卡

壳。每当紫薇追急了，他就老老实实地说： 



“不知道。就是爱么。” 

可也是，如果爱情也像方程式一样有解，有现成的答案，那还叫

爱情么？ 

紫薇还没写信告诉爸妈。 

周峻却带她见过双亲。 

妈妈很喜欢紫薇，拉着她的手，目不转睛，赞不绝口„„ 

爸爸呢，只微笑着点了点头。事后说：“漂亮是真漂亮!也很可

爱。就是——好像没什么思想，是不是？” 

周峻听了只是笑笑，没回答。爸爸到底是爸爸，很犀利。可有思

想的姑娘多得很，他从小就跟她们讨论事物，争辩问题，现在班上，

社团里也有好几位这样的朋友，甚至是好朋友，可他——就从没想过

会爱上她们谁。 

他们谈过婚嫁么？好像还没有。对，确实没有。他们还年轻，周

峻大学还有一年毕业，毕业之后，他还想念研究生呢。可想必是早已

默许，这原是不成问题的问题。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可现在，突然跑出一个朵拉的表哥来。 

朵拉当然也不是平白无故地别出心裁。一来，她们不是始终还没

给这段感情定性么？二来，其实更主要的是她们两人目前处境维艰满

心愤怒。这处境、这愤怒，压在她们心里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如果

没这，别说一个表哥，十个表哥，表舅舅，表老爷，也不会让她们转

转眼珠儿。就是现在，也不过是借表哥这个岔儿簌簌地蹿出了火苗儿

罢了。 

事情就出在那个“老狼”身上。 

“老狼”其实根本不是狼，而是个很漂亮的女人。也不老，也就

五十出头，可因为是歌舞团团长，在团里大权独揽，说一不二，比家

长还家长，大家当面唯唯诺诺，背后就解气地数落她“这老太太”，

真正赛过“老娘哎——” 



老娘怎么又变成了老狼呢？ 

这可得从一则政治笑话说起： 

动乱那十年，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整天停课闹革命吗？可怜孩

子们没念过几天书。写点什么文理不通也就罢了，还错别字连篇累牍，

叫人念不成句，甚至会错了意思。话说一年一个下乡知青忽然给家里

写了这么一封信： 

双亲大人： 

快求求女儿，让女儿上吊吧？同学们都上吊了，只有女儿还整天

睡在大狼坑里天天哭。女儿也不管大人难过不难过了，女儿要上吊，

这就要上吊，马上要上吊啊!„„ 

这双亲大人一读这信不但目瞪口呆，吓了个灵魂出窍，血压升高，

心脏病复发，还一点不敢耽误，立即抱病下乡，等哭哭啼啼、跌跌撞

撞地赶了去时，一看，女儿正好端端地坐在房东门槛上啃贴饼子

呢。„„ 

原来是女儿写错了字。把救救落了个反文，这还不打紧。要命的

是把大娘写成了大狼，把炕写成了坑，把上调写成了上吊，差点酿成

大悲剧。 

这则笑话当时就家喻户晓，至今历久不衰，歌舞团里既然人人背

后数落着骂团长，就有那聪明伶俐的主儿说：“老太太”含义不明，

过于通俗，太一般化，“老娘”倒是切题，不过又未免过于直白浅露。

咱歌舞团处处得讲究点艺术不是？既然有那么个广泛流传的笑话儿，

何不称之为“老狼”。 

老狼、老狼，即是老娘。既讽喻了她家长式的跋扈、独裁，又不

让人一听便知，有那么点儿含蓄，拐了那么个小弯儿，又带出来了狼

的狠劲儿。岂不妙哉，妙哉呀! 

众人鼓掌大乐。约定俗成，就这么传了开来。 

把“老狼”气了个肚子疼，可又无可奈何。外号是能禁止流传的

么？你抓住这个，这个对你圆睁双眼，天真无邪得像个天使说：“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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